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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板
黑
鈍
鈍
地
實
在
髒
淨
難
辨
，
既
是
香
霧
也
是
悶
煙
的
縷
縷
朦
朧
，
盤
旋
於
上
，

卻
絲
毫
阻
不
了
肖
的
眼
界
。
蘸
點
油
，
過
量
不
拘
，
小
掃
子
於
鐵
板
上
肆
意
劃
下
幾
道
相

逢
的
軌
，
不
明
顯
的
，
因
為
軌
跡
全
都
馬
上
鬧
吱
吱
地
彈
灑
起
來
，
染
滿
整
塊
板
。
背
景

為
黑
，
點
綴
為
彩
，
舀
子
盛
著
麵
粉
漿
，
滿
有
分
寸
地
分
回
注
下
，
讓
十
二
灘
奶
黃
色
的

幾
乎
是
全
圓
的
漿
液
，
以
三
乘
四
的
格
局
賴
在
鐵
板
上
，
依
據
彼
此
之
間
預
留
的
空
檔
，

徐
徐
延
展
，
展
開
十
二
張
更
大
的
圓
。
當
然
，
肖
偶
爾
也
會
淌
下
幾
滴
自
命
獨
立
的
反
派
，

可
不
足
為
懼
，
反
正
時
機
一
熟
，
剷
除
丟
掉
鏗
鏘
有
聲
。

這
時
，
圓
已
過
了
發
育
期
，
雖
然
再
老
下
去
，
還
不
至
於
跟
人
一
樣
，
或
萎
縮
，
或

重
新
發
胖
，
可
肖
總
認
為
是
時
候
為
它
們
配
些
對
象
了
。
手
心
一
執
一
放
，
椰
菜
絲
空
降

在
圓
上
，
築
起
十
二
個
蓬
鬆
的
小
山
丘
；
青
蔥
之
坡
豈
能
無
花
？
再
來
，
每
頂
山
峰
披

上
兩
條
赤
豔
的
長
長
的
生
肉
片
，
薄
得
紅
裡
透
白
，
喜
慶
極
了
。
也
許
你
會
憂
惑
，
明
明

已
是
血
淋
淋
得
無
可
救
藥
的
生
肉
片
，
如
何
跟
椰
菜
絲
一
起
熟
起
來
？
別
急
，
盲
婚
啞

嫁
都
是
這
樣
的
，
時
日
久
了
自
然
混
熟
。
肖
特
別
用
心
，
生
怕
兩
者
起
初
磨
擦
多
，
柔
柔

地
於
肉
上
蓋
上
一
片
橙
黃
的
起
司
，
大
被
之
下
好
好
親
熱
。
親
熱
當
然
還
得
關
門
，
於
頂

隨
意
瀉
下
少
量
麵
粉
漿
，
放
心
讓
它
漫
流
，
反
正
肖
的
兩
手
小
鐵
鏟
，
已
從
左
右
兩
邊
墊

起
一
個
圓
，
還
不
慌
不
忙
地
把
整
個
圓
和
圓
以
上
的
一
切
零
碎
抬
得
高
高
的
，
幾
乎
在
拋

生
於
香
港
，
香
港
中
文
大
學
英
文
系
一
級
榮
譽
學
士
，
曾

任
國
際
新
聞
記
者
、
專
案
記
者
、
編
輯
和
英
文
教
師
，
作

品
散
見
於
︽
香
港
文
學
︾
、︽
香
港
作
家
︾
和
︽
明
報
︾
等
，

著
有
︽
愚
木―

短
篇
小
說
集
︾
︵
繁
體
版
︶
和
︽
愚
木

―

香
港
文
學
新
動
力
︾
︵
簡
體
版
︶
。
現
居
首
爾
。

陳
苑
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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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
之
際
，
雙
鏟
一
反
，
示
眾
的
已
變
成
原
本
的
圓
的
底
面
。

十
二
反
，
十
二
塊
油
褐
的
圓
，
壓
著
十
二
堆
正
打
得
火
熱
的
沒
頭
沒
腦
的
雜
屑
，
構

成
十
二
戶
名
為
﹁
椰
菜
火
腿
煎
餅
﹂
的
家
。
這
些
家
看
似
成
形
，
可
脆
弱
不
堪
的
地
方
實

在
太
多
，
難
怪
肖
還
得
默
默
以
鏟
子
按
壓
圓
頂
，
好
讓
榻
下
的
所
有
擁
得
更
緊
。
物
熟
得

反
，
差
不
多
了
，
再
來
一
次
十
二
反
，
屋
內
的
糜
爛
表
露
無
遺
，
肉
不
再
紅
，
起
司
潰
蝕
，

幸
好
一
切
果
真
抱
成
一
團
了
。
這
時
，
肖
以
鏟
頭
輕
輕
削
進
餡
的
中
心
，
另
一
鏟
子
則
合

時
地
把
圓
皮
連
餡
料
對
摺
，
形
成
一
份
份
俐
落
的
半
圓
夾
餅
。

三
乘
四
的
格
局
畢
竟
占
地
廣
，
肖
乾
脆
把
它
們
全
都
遷
至
鐵
板
的
右
邊
，
二
乘
六

的
列
陣
，
省
位
得
多
。
那
這
回
上
場
的
又
是
什
麼
玩
意
？
基
本
的
、
直
接
的
、
不
花
巧
的

―

單
手
拳
頭
一
捏
便
綻
開
來
的
太
陽
花
，
呀
不
，
是
太
陽
蛋
。
來
回
取
蛋
丟
蛋
十
二
趟
，

手
中
難
免
牽
連
著
欲
斷
難
斷
的
透
明
蛋
白
液
，
管
他
，
讓
它
自
在
地
於
鐵
板
上
繚
成
幼
長

的
白
痕
吧
，
像
飛
機
噴
出
一
道
道
雲
紋
，
無
傷
大
雅
。
十
二
朵
太
陽
蛋
形
狀
參
差
，
躺
在

黑
熾
熾
的
鐵
板
上
分
外
耀
目
，
且
全
都
是
半
熟
的
，
處
處
晶
瑩
，
動
感
十
足
。
肖
當
然
不

會
放
過
如
此
良
機
，
雙
鏟
扶
持
，
一
蛋
一
戶
，
萬
家
都
頂
著
永
不
逃
跑
的
太
陽
，
暖
意
滿
溢
。

﹁
來
一
份
。
﹂
一
對
顯
然
是
旅
客
的
親
密
女
生
靠
過
來
。

﹁
好
的
，
謝
謝
。
﹂
玲
從
那
一
幢
早
已
摺
好
並
張
著
口
的
紙
盒
中
，
抽
走
壓
頂
的
那

個
；
鏟
子
一
推
，
夾
餅
連
根
拔
起
地
落
戶
至
盒
裡
，
連
蛋
也
在
抖
。
木
魚
碎
紫
菜
絲
亂
灑

一
遍
，
白
的
紅
的
醬
汁
都
把
那
糊
塗
堆
塗
得
更
花
了
。

禮
成
。
請
慢
用
。

這
手
遞
餐
那
手
收
錢
，
動
作
都
是
貼
身
且
頻
繁
的
，
一
個
斜
肩
小
錢
袋
最
實
用
。
筆

挺
的
肩
帶
被
沉
甸
甸
的
錢
袋
拖
累
，
壓
得
玲
的
胸
部
更
顯
玲
瓏
了
。
雖
然
她
一
身
素
黑
，

汗
衫
褲
子
中
性
得
很
，
但
線
條
偏
偏
都
如
剪
影
般
，
越
黑
越
明
。
她
從
不
叫
賣
，
只
扶
著

攤
車
的
前
邊
從
容
環
顧
，
笑
容
是
當
然
帶
點
的
。
環
顧
什
麼
呢
？
執
法
人
員
他
們
不
怕
，

滿
街
的
攤
販
有
牌
為
證
，
誰
敢
趕
走
這
條
美
食
大
道
的
一
車
一
員
？
倒
是
散
聚
無
章
的

重
重
人
影
，
圍
住
攤
車
似
買
非
買
，
要
麼
挨
近
鐵
板
拍
個
照
了
事
，
要
麼
竊
竊
品
評
夾
餅

也
不
過
跟
那
個
別
的
地
方
的
那
個
小
吃
沒
兩
樣
；
聽
進
玲
和
肖
的
耳
朵
，
在
乎
不
來
。
每

弄
成
一
打
，
肖
總
會
抬
頭
瞄
瞄
為
他
而
止
步
的
人
們
，
可
在
他
眼
中
，
膚
色
身
形
打
扮
幾

乎
都
一
樣
，
也
不
好
奇
他
們
在
說
什
麼
國
家
的
話
，
有
時
甚
至
暗
裡
反
嘲
自
己
，
如
此
爛

工
夫
還
居
然
惹
來
群
瞻
眾
論
，
真
不
知
是
他
們
大
驚
小
怪
，
還
是
自
己
果
真
技
壓
全
街
。

的
確
，
滿
街
三
十
餘
販
，
沒
一
戶
的
人
氣
及
得
上
肖
。
論
食
物
，
冰
淇
淋
烤
雞
串
炸

麵
包
應
有
盡
有
，
反
正
就
是
符
合
小
吃
的
定
義―

為
情
緒
為
氣
氛
為
娛
人
娛
己
而
吃
的

無
關
痛
癢
但
必
不
可
少
的
卡
路
里
載
體
。
聽
起
來
像
奢
侈
品
嗎
？
那
從
事
這
行
業
的
攤
販

鹹
甜
車



成
人
組

短
篇
小
說
類223 222

們
是
何
其
高
尚
的
自
雇
人
士
啊
！
尤
其
是
肖
，
剛
才
你
也
見
識
過
，
正
是
他
那
些
如
賣

藝
般
的
縱
橫
交
錯
的
步
驟
，
成
功
留
住
了
途
人
的
腳
步
，
人
氣
是
賺
定
了
。
可
是
你
看
，

大
功
告
成
的
那
堆
靠
著
鐵
板
邊
的
夾
餅
，
只
賣
掉
三
份
，
那
圓
皮
的
底
都
被
燙
得
痛
不
欲

生
了
。
沒
辦
法
，
好
看
歸
好
看
，
胃
口
錢
包
不
打
開
也
就
緣
絕
了
。

﹁
玲
。
﹂
肖
開
始
動
手
製
作
新
一
打
前
，
例
必
盯
著
她
的
黑
色
汗
衫
下
那
管
只
是
不

慎
露
出
的
三
毫
米
腰
側
，
都
怪
小
錢
袋
東
挑
西
扯
。

她
略
略
整
理
衣
服
，
把
頭
髮
往
耳
後
掛
，
若
無
其
事
地
守
在
車
前
，
以
微
笑
靜
候
下

一
位
掏
錢
包
。
她
不
界
定
此
為
賣
笑―

當
然
肖
也
絕
不
容
許
別
人
買
她
的
美―

要

說
賣
笑
，
玲
的
前
一
份
工
作
賣
笑
可
賣
得
多
了
。
同
街
，
炒
麵
攤
車
的
對
面
不
是
有
家
化

妝
品
店
嗎
？
她
在
那
店
的
門
口
站
了
整
整
三
年
，
活
招
牌
一
樣
地
派
傳
單
、
送
試
用
裝
、

喊
口
號
，
介
乎
招
搖
與
矜
持
之
間
。
制
服
都
是
那
種
讓
人
目
不
暇
給
的
手
段
，
冬
冷
夏
涼
，

七
天
才
洗
一
次
。
聲
音
要
亮
且
柔
，
聽
得
女
的
不
討
厭
男
的
心
亂
跳
便
好
。
三
年
，
從
故

鄉
跑
到
這
個
國
家
，
非
要
一
直
幹
這
工
作
不
可
嗎
？
故
鄉
什
麼
也
不
景
氣
，
同
樣
的
一
張

漂
亮
臉
蛋
，
頂
多
換
來
流
氓
嫉
婦
，
沒
有
工
作
優
勢
可
言
。
何
況
玲
書
墨
不
沾
，
要
擺
脫

固
有
的
窮
途
，
也
只
能
移
地
重
生
。
那
種
生
，
包
括
學
會
這
邊
的
語
言
、
模
仿
本
地
女
生

的
打
扮
、
什
麼
壓
榨
歧
視
也
不
計
較
，
反
正
只
要
比
故
鄉
好
，
不
，
只
要
比
故
鄉
不
同
，

苦
也
不
枉
。

﹁
膠
原
蛋
白
保
溼
面
膜
，
買
二
送
二
！
﹂
玲
碎
步
喊
著
，
同
樣
是
從
容
帶
笑
的
。
下

午
四
時
許
，
肖
推
車
經
過―

這
是
美
食
街
一
般
的
開
業
時
間―

才
不
是
﹁
蛋
白
﹂

之
類
的
字
詞
讓
他
敏
感
起
來
，
而
是
她
若
隱
若
現
的
鄉
音
，
一
聽
如
故
。
夾
餅
攤
車
如
常

開
業
，
只
是
此
後
多
了
一
位
﹁
賢
外
助
﹂
，
讓
人
以
為
攤
車
的
生
意
興
隆
得
要
招
人
。
倒

是
同
街
的
鄰
里
大
概
看
得
明
白
，
異
國
遇
同
鄉
，
不
走
在
一
起
才
怪
。
肖
不
逞
強
，
自
知

沒
有
養
起
玲
的
能
力
，
惟
一
起
幹
活
，
賺
的
賠
的
也
好
像
變
得
稍
微
次
要
了
。
玲
跟
了
他

一
年
，
沒
孩
子
，
他
們
不
打
算
要
。

滿
街
分
成
販
客
兩
派
，
販
或
積
極
叫
喊
，
或
色
香
並
施
，
或
奇
裝
異
服
一
身
﹁
武

器
﹂
，
可
終
歸
他
們
還
是
被
動
的
，
被
人
選
擇
被
人
瀏
覽
被
人
指
手
畫
腳
。
不
論
以
笑
帶

過
，
或
只
管
好
自
己
手
上
的
工
夫―

如
肖
一
樣―

販
還
是
從
下
午
四
時
瑟
縮
至
凌

晨
二
時
，
寸
步
不
移
，
在
那
攤
車
的
篷
下
。
流
動
的
倒
是
客
，
快
慢
由
人
，
可
遠
觀
也
可

近
嘗
。
要
嘗
嗎
？
不
掏
錢
包
也
過
來
免
費
試
吃
吧
，
湊
湊
人
氣
也
好
。
不
餓
，
真
的
不
餓
，

可
你
還
滿
有
鑑
斷
力
般
，
打
量
攤
販
誰
是
誰
非
，
一
戶
也
逃
不
過
你
的
法
眼
。
有
些
食
物
，

拍
個
照
便
好
，
不
用
親
嘗
，
快
門
按
過
了
便
拔
足
追
上
你
的
同
伴
，
攤
販
一
番
好
意
在
背

後
目
送
你
。
食
物
是
媒
介
，
連
結
攤
販
的
生
計
和
過
客
綽
綽
有
餘
的
自
主
，
貫
穿
溫
飽
不

鹹
甜
車



成
人
組

短
篇
小
說
類225 224

愁
但
百
無
聊
賴
的
時
辰
，
填
充
百
業
興
旺
且
生
生
不
息
的
空
間
。
那
種
味
道
，
即
管
過
目

即
忘
；
那
份
香
氣
，
隨
它
轉
身
化
無
，
你
從
不
依
賴
它
們
求
存
，
但
它
們
，
是
千
真
萬
確

的
食
物
。
溫
冷
生
熟
，
脆
軟
膩
爽
，
到
底
為
了
什
麼
？

椰
菜
絲
堆
得
高
高
的
，
讓
鐵
板
頓
時
有
看
頭
得
多
了
。
你
跟
肖
一
樣
，
都
記
得
下
一

步
是
放
生
肉
片
，
綠
上
添
紅
，
惹
得
人
群
中
忽
然
竄
出
一
部
攝
影
機
來
，
還
附
個
手
持
麥

克
風
的
自
言
自
語
的
男
人
。
旁
人
讓
路
，
上
鏡
這
回
事
，
始
終
避
之
則
吉
，
當
然
也
有
少

數
探
頭
獻
醜
。

﹁
不
用
多
說
，
這
夾
餅
的
人
氣
簡
直
有
增
無
減
，
是
這
條
街
必
吃
的
首
選
！
你
看
，

鏡
頭
過
來
一
下
，
材
料
一
層
鋪
一
層
，
口
感
滿
瀉
！
師
傅
師
傅
，
這
夾
餅
是
你
自
創
的

嗎
？
還
是
從
哪
裡
拜
師
學
成
的
？
﹂
那
個
挺
著
電
視
臺
工
作
證
的
男
人
繞
到
肖
的
身
旁
。

蓋
上
起
司
，
圈
圈
油
煙
讓
肖
看
得
更
準
，
通
常
先
從
左
邊
做
起
，
依
然
是
三
乘
四
的

格
局
。﹁

都
是
一
般
的
食
物
，
不
用
創
也
不
用
學
。
﹂
雙
鏟
並
駕
，
那
十
二
反
，
都
叫
攝
影

機
俯
仰
連
連
，
男
人
和
群
眾
也
盡
給
面
子
拍
掌
歡
呼
。

﹁
不
得
了
不
得
了
，
這
功
架
光
看
也
值
，
你
們
說
對
不
對
？
事
不
宜
遲
，
來
這
邊
，

試
試
這
夾
餅
，
你
看
這
夾
餅
巨
形
得
我
都
不
知
從
何
入
手
！
﹂

他
倆
當
然
不
知
道
電
視
臺
突
然
來
訪
，
但
都
說
了
，
攤
販
是
被
動
的
，
沒
法
子
。
不

用
肖
提
醒
，
玲
早
已
撫
平
腰
間
的
衫
緣
，
默
默
配
合
主
持
人
的
節
奏
，
以
靜
制
動
。

奉
上
一
份
，
玲
不
敢
抬
頭
。
她
明
白
自
己
隨
時
成
為
夾
餅
以
外
的
話
題―

美
的

人
和
物
，
鏡
頭
愛
極
了―

也
清
楚
主
持
人
正
盯
著
她
，
可
肖
盯
得
更
緊
，
幾
乎
忘
了

要
多
來
一
次
十
二
反
。
她
退
後
半
步
，
頭
垂
得
更
低
，
笑
容
還
是
識
趣
的
。

美
食
當
前
，
美
色
容
後
，
節
目
主
持
人
的
鐵
則
。

﹁
不
得
了
不
得
了
，
入
面
的
起
司
把
菜
和
肉
都
纏
得
欲
罷
不
能
，
你
拍
到
我
的
嘴
巴

嗎
？
那
半
熟
的
蛋
黃
黏
著
木
魚
和
紫
菜
，
怎
麼
說
好
呢
？
就
是
整
個
…
…
整
個
嘴
巴
也
再

沒
空
間
了
！
很
飽
滿
，
各
樣
的
味
道
和
而
不
同
，
特
別
是
皮
，
半
軟
半
脆
的
，
讓
每
一
口

都
更
完
整
了
！
這
東
西
果
然
名
不
虛
傳
！
﹂
主
持
人
多
嚥
兩
口
，
向
鏡
頭
呼
天
搶
地
後
，

當
然
不
會
放
過
玲
。

﹁
妳
管
錢
的
，
是
替
他
打
工
？
還
是
你
們
…
…
﹂
麥
克
風
吻
向
她
，
她
望
向
她
的
他
，

圓
快
焦
了
。

﹁
我
們―

﹂

﹁
來
看
吧
！
來
吃
吧
！
營
養
高
味
道
好
，
椰
菜
火
腿
煎
餅
燙
口
剛
剛
好
！
﹂
不
是

吧
，
肖
竟
然
亂
喊
起
來
，
臺
詞
還
老
套
得
要
命
，
連
攝
影
師
也
怕
節
目
要
遇
上
冷
場
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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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營
養
高
味
道
好
﹂
…
…

雙
鏟
互
磨
互
擊
，
鏗
鏘
鈴
鈴
，
熱
烈
迎
來
誰
也
不
拘
的
臉
孔
，
只
要
驅
走
那
個
人
。

﹁
那
好
吧
，
吃
過
這
夾
餅
後
，
我
們
再
向
前
走
，
下
一
個
目
標
是
…
…
能
戴
在
手
腕

上
的
甜
甜
圈
！
跟
我
來
！
﹂
隨
後
的
工
作
人
員
以
兩
張
紙
幣
堵
住
玲
的
手
心
，
夾
餅
剩
在

一
旁
。﹁

你
的
口
才
比
他
好
多
了
！
﹂
玲
的
雙
眼
對
肖
說
。

商
鋪
始
終
沒
攤
販
那
麼
有
耐
性
，
早
關
門
了
。
附
近
一
帶
的
街
燈
也
只
略
略
施
捨
點

光
，
你
的
生
意
是
你
的
事
。
好
吧
，
四
個
方
向
不
一
的
大
燈
泡
，
耗
著
不
絕
的
電
源
，
於

攤
車
的
篷
下
盡
露
鋒
芒
，
照
得
鐵
板
舞
臺
上
的
一
切
角
色
不
敢
怠
慢
，
但
急
也
無
謂
，
還

剩
八
份
那
麼
多
，
半
小
時
內
能
賣
光
嗎
？
即
使
賣
光
，
也
不
再
做
新
的
了
，
演
員
導
演
需

要
休
息
。
張
開
兩
臺
小
摺
凳
，
肖
和
玲
放
棄
崗
位
，
一
起
退
到
攤
車
的
後
方
。
這
本
來
是

談
情
的
調
子
，
不
明
不
黑
，
周
遭
瀰
漫
著
沒
完
沒
了
的
煙
霞
，
連
大
喉
頭
的
烤
腸
胖
子
也

收
斂
了
，
你
們
何
不
來
個
吻
？
玲
當
然
沒
嫌
他
髒
，
反
正
自
己
的
脂
顏
也
早
脫
了
。
只
是
，

呆
瞪
著
那
堆
日
久
不
再
生
情
的
夾
餅
，
什
麼
食
慾
色
慾
也
很
難
談
得
上
。
要
吻
，
就
讓
他

們
來
吧
！
我
指
剛
拐
彎
過
來
的
那
對
上
班
族
情
侶
。
高
跟
鞋
都
被
酒
精
迷
得
晃
來
晃
去
，

糊
塗
笑
語
滔
滔
吐
進
他
的
臂
彎
。
既
然
你
們
也
懂
食
慾
跟
色
慾
相
輔
相
成
，
快
來
一
份
椰

菜
火
腿
煎
餅
吧
，
它
可
是
為
情
緒
為
氣
氛
為
娛
人
娛
己
而
吃
的
無
關
痛
癢
但
必
不
可
少
的

卡
路
里
載
體
啊
！

女
的
只
要
把
﹁
卡
路
里
﹂
讀
成
﹁
快
樂
﹂
便
好
。

﹁
要
吃
嗎
？
﹂
一
身
深
色
西
裝
的
他
驟
眼
看
只
浮
著
人
頭
一
個
。

玲
站
回
車
前
招
架
。

﹁
嗯
嗯
。
﹂
女
的
瞇
著
眼
同
意
。

﹁
要
一
份
這
個
。
﹂

﹁
好
的
，
謝
謝
。
﹂
難
得
於
收
攤
前
賣
掉
一
份
，
玲
當
然
不
計
較
笑
容
多
展
幾
分
；

低
頭
擠
醬
汁
時
，
不
忘
欣
賞
那
雙
漆
面
銀
扣
的
裸
色
高
跟
鞋
。
是
他
送
她
的
嗎
？

情
侶
各
出
一
手
，
捧
著
那
盒
靠
太
陽
蛋
發
亮
的
色
慾
，
你
推
我
讓
下
終
於
兩
頭
一
同

栽
進
去
，
情
不
自
禁
地
細
味
起
來
，
連
玲
也
好
奇
，
那
味
道
是
怎
樣
的
呢
？

那
味
道
，
雖
然
是
賣
剩
的
，
且
早
已
過
了
肚
子
鬧
得
最
慌
的
時
候
，
但
肖
總
會
嘗
幾
口
，

不
到
一
份
，
然
後
才
把
鐵
板
上
的
一
切
送
到
垃
圾
袋
裡
去
。
那
味
道
，
跟
那
自
吵
自
鬧
的
主

持
人
說
的
絲
毫
沒
有
關
係
，
微
暖
、
平
淡
，
既
不
滿
足
也
無
所
求
，
張
開
口
不
過
是
為
了
把

它
咬
碎
、
吞
下
，
談
不
上
嘗
。
鄰
車
賣
烤
魷
魚
乾
的
禧
伯
偶
爾
傳
來
一
小
包
，
也
是
賣
剩
的
，

並
沒
有
明
顯
要
交
換
吃
的
企
圖
，
可
肖
也
會
邀
他
過
來
，
盡
量
﹁
分
擔
﹂
一
下
。
玲
不
太
愛

吃
飽
肚
的
食
物
，
禧
伯
的
魷
魚
乾
配
肖
的
紫
菜
絲
一
流
，
明
明
後
者
是
待
用
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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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今
天
那
個
電
視
臺
來
這
邊
，
替
你
們
宣
傳
一
下
，
生
意
準
會
更
加
厲
害
。
才
不
像

我
這
老
頭
子
的
魷
魚
乾
，
小
孩
嫌
醜
老
人
嫌
硬
，
誰
也
不
過
來
瞄
一
眼
。
唉
你
看
啊
，
那

攝
影
機
就
直
接
從
你
這
邊
一
勁
兒
地
奔
掉
，
老
頭
子
賣
老
東
西
，
怎
樣
也
不
好
意
思
進
鏡

頭
吧
，
魷
魚
乾
…
…
﹂
口
裡
說
著
魷
魚
乾
，
卻
全
是
雞
蛋
起
司
混
起
來
的
一
團
糟
。
肖
向

禧
伯
遞
上
面
紙
。

﹁
這
也
很
難
說
，
你
也
看
見
，
我
們
的
人
氣
雖
然
還
不
錯
，
但
生
意
倒
是
勉
強
而
已
。

這
夾
餅
呀
，
都
是
取
巧
的
東
西
，
長
青
不
來
，
不
像
你
這
傳
統
工
夫
，
年
歲
的
味
道
。
現

在
的
人
不
都
是
在
說
什
麼
懷
舊
復
古
嗎
？
你
是
當
然
能
站
穩
住
腳
的
。
﹂
肖
用
鏟
子
搜
刮

鐵
板
四
邊
的
滓
屑
，
避
開
禧
伯
那
份
夾
餅
，
唧
唧
喳
喳
聽
得
禧
伯
更
忐
忑
。

玲
一
邊
吮
著
魷
魚
乾
，
一
邊
拍
打
烤
網
，
像
敲
擊
樂
般
輕
盈
清
脆
，
焦
禿
的
魷
魚
乾
末

如
音
符
迷
茫
掉
下
，
烤
網
煥
然
一
新
。
至
於
炭
爐
，
玲
一
般
幫
不
上
忙
，
禧
伯
自
有
分
寸
。

﹁
人
氣
都
是
一
時
之
事
，
禧
伯
是
實
力
派
，
放
遠
看
不
愁
。
﹂
魷
魚
乾
難
免
讓
玲
咬

牙
切
齒
起
來
，
說
話
權
威
多
了
。

﹁
小
姑
娘
的
話
我
倒
是
信
的
，
只
怕
我
這
賤
命
放
遠
不
來
。
你
們
不
見
我
旁
邊
的
朝
哥

這
幾
晚
收
車
特
別
早
嗎
？
白
天
瞧
他
臉
色
總
是
不
對
勁
，
原
來
是
肺
炎
，
冰
淇
淋
車
只
能
幹

上
數
小
時
。
唉
聽
他
老
是
在
咳
，
我
的
心
多
不
舒
服
呀
，
也
不
好
意
思
晃
扇
子
晃
得
那
麼
勤
，

那
些
炭
灰
啊
燻
煙
啊
…
…
但
不
晃
扇
子
我
的
魷
魚
乾
怎
能
把
味
道
濃
縮
起
來
？
這
真
難
搞

呀
！
﹂
禧
伯
抹
來
抹
去
也
弄
不
掉
嘴
角
的
紅
醬
汁
，
肖
打
算
待
他
吃
完
才
提
醒
他
。

﹁
在
這
街
幹
活
，
我
們
也
自
身
難
保
。
幸
好
不
太
靠
近
炸
麵
包
和
那
攤
什
麼
化
碳
混
氮

氣
，
還
是
氯
氣
？
那
攤
分
子
冷
粥
，
化
武
一
樣
，
那
電
視
臺
定
必
也
介
紹
它
。
﹂
椰
菜
絲
和

生
肉
片
各
剩
半
箱
，
肖
把
它
們
收
回
攤
車
暗
櫃
內
的
小
冰
箱
，
天
一
亮
到
市
場
進
貨
。

﹁
所
以
有
些
遊
客
乾
脆
戴
上
口
罩
，
巡
視
兩
圈
打
包
點
什
麼
的
，
然
後
便
急
步
溜

掉
，
但
我
們
這
工
夫
，
戴
口
罩
多
不
像
樣
呀
！
我
們
好
歹
也
算
半
個
廚
師
，
廚
師
當
然

得
嗅
著
、
嘗
著
做
菜
呀
！
什
麼
油
煙
蒸
氣
我
們
能
不
受
嗎
？
看
朝
哥
這
樣
，
那
冰
淇
淋

車
不
能
再
幹
很
久
吧
。
﹂
禧
伯
吃
光
整
份
夾
餅
，
肖
知
道
他
再
吃
不
下
去
了
，
徒
手
把
餘

下
的
抱
進
垃
圾
袋
，
早
已
不
燙
。

玲
和
禧
伯
推
一
車
，
肖
在
後
管
好
自
己
那
臺
。
街
不
算
寬
，
攤
車
只
能
單
線
行
走
，

且
不
宜
快
，
暗
坡
窄
彎
刁
難
人
。
車
隊
轟
隆
轟
隆
運
向
旁
區
的
合
法
停
泊
場
，
語
不
多
，

像
潛
伏
於
夜
的
小
型
坦
克
，
浩
蕩
而
守
規
。
夜
涼
把
車
隊
的
氣
味
串
連
起
來
，
既
不
是
敵

方
的
毒
霧
，
盟
友
也
無
求
救
彩
彈
可
發
；
口
罩
是
的
確
不
需
要
的
，
因
你
早
已
免
疫
，
可

你
始
終
心
疼
，
偵
測
濾
鏡
下
獨
見
前
方
那
個
全
黑
的
女
影
，
步
步
為
營
地
爬
越
著
，
勝
算

不
明
，
目
標
無
期
。
將
軍
，
你
能
把
她
配
到
樂
見
的
崗
位
嗎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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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
泊
場
一
片
黑
，
滿
和
空
都
是
一
個
樣
，
木
無
表
情
；
突
然
吵
醒
它
，
無
非
要
從
它

身
上
，
找
到
那
排
失
色
的
螢
光
車
位
編
號
，
對
號
入
座
。
編
號
按
攤
車
的
牌
照
而
定
，
跟

攤
車
於
美
食
街
的
分
布
無
關
。
禧
伯
老
是
記
不
清
楚
，
入
場
轉
左
後
該
再
轉
左
，
還
是
直

走
到
底
，
玲
摸
黑
領
著
他
；
肖
早
已
悄
悄
安
頓
夾
餅
車
，
駁
上
場
內
的
電
源
，
食
材
大
可

放
心
休
眠
。
退
下
火
線
，
全
軍
回
營
，
但
願
朝
哥
無
恙
。

﹁
禧
伯
走
了
嗎
？
﹂
肖
於
入
口
等
到
玲
回
來
，
漆
黑
裡
分
外
久
。

﹁
嗯
，
我
教
他
從
北
口
離
開
，
走
捷
徑
回
家
。
他
老
是
忘
了
那
條
路
。
﹂
玲
一
定
走

在
肖
的
右
邊
，
小
錢
袋
才
無
法
妨
礙
他
們
。

﹁
妳
還
餓
嗎
？
﹂
肖
嗅
到
玲
的
氣
味
，
跟
他
身
上
的
同
樣
熟
悉
。
他
不
介
意
椰
菜
火

腿
煎
餅
不
是
甜
的
。

﹁
不
餓
。
還
是
餓
？
我
們
這
個
胃
真
難
搞
懂
它
，
吃
多
少
、
何
時
吃
，
感
覺
好
像
還

是
差
不
多
。
吃
點
不
用
花
錢
的
倒
是
分
外
美
味
！
禧
伯
的
魷
魚
乾
鮮
鮮
鹹
鹹
的
，
怎
會

沒
人
買
呢
？
﹂
玲
用
手
指
撩
擾
肖
的
鼻
子
，
證
明
那
鮮
鹹
味
歷
久
不
衰
。

﹁
生
意
冷
淡
只
是
正
常
的
階
段
性
現
象
，
禧
伯
幹
了
那
麼
久
，
怎
會
不
明
白
？
他
只

是
發
發
牢
騷
，
找
些
話
聊
聊
而
已
。
我
倒
是
擔
心
朝
哥
，
他
的
事
前
幾
天
我
已
聽
過
，
肺

炎
可
大
可
小
。
﹂
肖
趁
機
抓
住
那
數
根
調
皮
的
手
指
，
抓
著
抓
著
順
勢
緊
扣
。
如
玲
所
願
。

﹁
那
冰
淇
淋
車
是
真
的
撐
不
下
去
了
嗎
？
朝
哥
有
沒
有
找
到
人
頂
替
他
一
下
？
病

重
還
來
這
邊
挺
住
攤
車
，
總
不
是
辦
法
。
﹂
玲
握
著
肖
的
手
搖
了
搖
，
徵
他
認
同
。

﹁
前
幾
天
他
問
過
我
，
我
不
肯
定
。
﹂

﹁
問
你
什
麼
？
﹂

﹁
要
不
要
接
手
他
的
車
，
成
本
價
的
四
成
，
算
是
半
讓
半
送
。
﹂

﹁
那
是
很
不
錯
的
條
件
，
對
嗎
？
﹂
玲
的
肚
子
忽
然
﹁
咕
﹂
一
聲
，
像
是
回
答
﹁
對
﹂
。

﹁
但
夾
餅
車
怎
麼
辦
？
﹂
肖
明
知
故
問
。

﹁
我
們
兩
個
人
，
兩
部
車
，
當
然
可
以
兼
顧
起
來
呀
！
難
得
多
一
個
收
入
來
源
，
不

好
嗎
？
何
況
冰
淇
淋
車
正
正
跟
禧
伯
和
我
們
相
連
，
三
劍
俠
雄
霸
美
食
街
，
不
發
達
才

怪
！
﹂
玲
往
肖
的
上
臂
撲
，
能
撲
出
他
的
興
奮
嗎
？

﹁
妳
是
雄
嗎
？
﹂
她
的
頭
髮
難
免
油
黏
黏
的
，
但
肖
偏
愛
把
它
揚
開
，
於
指
間
化
結
。

﹁
那
夾
餅
車
和
冰
淇
淋
車
，
妳
選
哪
個
？
﹂

玲
把
拳
頭
握
在
嘴
邊
，
舌
頭
上
下
上
下
地
掃
著
空
氣
。

﹁
那
我
放
心
了
。
﹂
肖
也
一
頭
傾
過
來
爭
吃
，
唇
香
極
了
。

三
乘
四
的
格
局
果
然
追
不
上
電
視
臺
的
宣
傳
效
應
，
硬
著
頭
皮
擴
成
三
乘
五
吧
。
肖

絕
不
考
慮
四
乘
四
的
，
正
正
規
規
有
什
麼
意
思
？
三
乘
五
長
長
的
，
才
像
條
村
，
像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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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
。
那
大
道
沿
人
龍
拖
拖
延
延
，
似
買
非
買
的
曖
昧
結
成
非
吃
不
可
的
決
心
。
拍
照
的
人

依
然
多
，
可
怎
樣
拍
還
是
鎖
不
住
夾
餅
的
味
道
。
肖
當
然
懶
於
看
鏡
頭
，
他
不
是
懶
，
只

是
太
過
勤
於
十
五
反
後
還
要
十
五
反
；
邀
他
合
照
倒
能
勉
強
讓
他
抽
身
一
下
，
但
別
奢
求

笑
容
。
鐵
板
的
空
間
承
受
得
起
村
戶
加
建
，
且
落
戶
至
紙
盒
賣
給
人
家
的
速
度
也
猶
豫
不

再
，
哪
有
賣
剩
的
排
在
鐵
板
邊
旁
？
你
別
以
為
肖
的
乘
法
了
得
，
他
對
數
目
的
概
念
早
生

疏
了
，
都
怪
玲
。
你
看
，
現
在
他
一
放
下
鏟
子
，
指
頭
便
無
補
於
事
地
﹁
運
算
﹂
起
來
，

找
退
二
十
收
下
四
百
，
圓
快
焦
了
！
看
得
禧
伯
多
過
癮
。

那
禧
伯
的
左
邊
是
怎
樣
的
呢
？
招
牌
依
舊
，
味
道
不
變
，
三
十
二
釐
米
高
的
軟
冰
淇

淋
千
迴
百
轉
，
屹
立
於
空
洞
的
脆
筒
上
，
以
信
任
相
依
。
玲
的
工
夫
沒
有
朝
哥
的
快
，
但

勝
在
穩
，
如
朝
哥
於
醫
院
的
教
法
，
把
脆
筒
想
像
成
絲
帶
舞
的
那
根
幼
棒
頭
，
手
腕
輕
微

前
後
晃
抖
，
那
冰
淇
淋
自
然
如
絲
帶
滾
滾
衍
出
，
連
綿
不
斷
。
你
越
抖
得
急
，
冰
淇
淋
越

成
圈
得
密
，
絲
帶
也
跟
著
高
峰
低
谷
地
繚
展
開
來
。
小
錢
袋
依
然
貼
身
，
只
是
蹲
下
身
體

把
冰
淇
淋
築
挺
起
來
時
，
財
力
都
把
袋
子
甩
到
前
方
，
陰
險
地
向
她
的
重
心
拉
一
把
，
幸

好
冰
淇
淋
保
得
住
。
不
知
是
甜
品
的
關
係
，
還
是
那
手
藝
實
在
富
趣
味
，
玲
的
笑
容
大
方

讓
人
看
到
她
的
牙
齒
了
，
且
腰
間
那
該
死
的
風
光
也
漸
成
閒
事
，
至
少
肖
要
管
也
似
乎
管

不
來
。冰

淇
淋
車
的
生
意
當
然
無
法
跟
夾
餅
車
的
相
提
並
論―

禧
伯
的
也
別
提―
但

玲
的
工
夫
還
不
少
。
藍
黃
格
子
的
圓
錐
紙
筒
早
套
住
脆
筒
，
一
個
一
個
於
防
潮
膠
箱
裡
排

好
，
橫
臥
的
；
機
器
的
出
嘴
經
常
掛
著
如
鼻
涕
般
的
或
棕
色
或
黃
色
或
奶
白
的
冰
淇
淋
，

玲
以
母
愛
替
它
抹
淨
。
其
實
她
絕
對
可
以
騰
出
餘
暇
來
，
朝
哥
不
也
說
了
大
可
放
輕
鬆
點

來
幹
嗎
？
但
她
偏
偏
無
勞
不
歡
。
攤
車
的
主
人
，
美
食
的
雕
塑
家
，
異
國
的
生
意
人
，
就

在
這
半
舊
不
新
的
車
篷
下
，
移
地
重
生
。

﹁
你
看
你
們
兩
個
，
東
家
旺
西
家
盛
，
都
不
用
理
我
這
老
頭
子
啦
！
你
看
我
今
天
的

錢
袋
，
跟
這
些
該
死
的
魷
魚
一
樣
乾
！
金
童
玉
女
呀
！
﹂
禧
伯
把
烤
網
翻
來
覆
去
，
焦
躁

倒
沒
生
出
更
大
的
炭
火
。

肖
利
用
嘈
雜
的
群
聲
，
裝
作
聽
不
見
牢
騷
，
卻
於
偷
看
玲
的
一
剎
，
少
算
了
三
份
夾

餅
的
總
計
。
幸
好
客
人
不
貪
。

﹁
禧
伯
你
也
要
加
把
勁
啊
！
多
剪
些
魷
魚
乾
碎
讓
人
先
試
試
看
，
試
完
不
好
意
思
不

買
吧
？
對
嗎
？
﹂
玲
一
住
口
便
全
神
貫
注
地
從
三
釐
米
築
起
，
巧
手
終
於
迎
來
一
對
小
孩

賣
力
叫
好
，
以
為
冰
淇
淋
隨
呼
聲
長
高
。
肖
當
然
相
信
玲
會
是
一
位
無
比
慈
愛
的
母
親
。

﹁
小
姑
娘
說
話
越
來
越
有
見
地
了
！
我
看
妳
呀
，
主
持
這
冰
淇
淋
車
，
要
比
朝
哥
好

看
多
了
！
美
女
配
甜
品
，
那
是
當
然
的
啦
！
就
像
我
老
頭
配
乾
魷
…
…
小
子
你
當
心
點
，

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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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
快
要
追
過
你
了
！
﹂
一
位
墨
鏡
蓋
頂
的
金
髮
壯
男
突
然
從
人
流
中
獨
向
禧
伯
游
，
他
傾

前
殷
勤
招
呼
。

隔
著
放
肆
的
煙
團
，
玲
向
肖
送
上
拇
指
；
手
裡
的
太
陽
蛋
跟
微
笑
一
同
綻
開
，
冷
暖

難
定
。都

到
了
這
個
幽
黑
的
時
候
，
街
上
照
例
腳
步
寥
寥
，
像
偶
然
擦
響
的
火
花
，
稍
縱
即

逝
。
所
謂
的
營
業
，
不
過
是
在
守
，
即
管
把
活
生
生
的
命
凝
頓
成
逃
不
掉
的
呆
，
這
是
職

責
。
你
不
為
誰
打
工
，
自
由
如
翻
書
，
厭
了
累
了
大
可
休
息
，
可
這
才
凌
晨
一
時
，
精
神

得
很
。
多
翻
一
頁
，
大
概
知
識
能
進
帳
，
冀
望
收
入
如
是
。
官
感
開
始
凋
謝
了
，
調
味
吶

喊
油
溫
不
放
在
眼
內
，
你
只
聽
到
一
片
無
疆
的
混
濁
，
卻
通
不
及
那
遠
方
。
此
地
有
誰
？

他
早
已
倚
坐
於
車
後
，
寓
工
作
於
休
息
。
你
隨
他
，
他
也
隨
你
，
孜
孜
不
倦
佇
在
車
前
，

亮
如
幻
影
；
敬
業
的
傻
氣
，
他
無
法
觸
及
。

﹁
小
姑
娘
，
坐
一
會
吧
！
他
們
要
吃
自
然
會
過
來
，
別
費
神
。
﹂
禧
伯
明
知
白
花
唇

舌
，
但
不
吐
不
快
。

﹁
沒
事
，
我
不
累
。
站
著
才
能
讓
人
感
覺
你
還
在
賣
，
食
物
還
新
鮮
，
對
嗎
？
﹂
玲

不
求
誰
的
認
同
，
放
眼
黑
海
，
深
得
令
人
著
迷
，
獵
物
隨
時
現
身
。

留
神
！
右
邊
浮
著
兩
個
人
頭
，
會
上
釣
嗎
？

肖
也
忽
然
打
起
精
神
，
站
回
車
旁
，
手
上
卻
毫
無
準
備
。

禧
伯
以
為
金
童
玉
女
之
爭
終
於
來
了
，
挺
直
腰
板
左
顧
右
盼
，
像
網
球
場
上
的
評
判

盯
著
來
回
球
。

一
雙
高
低
不
一
的
人
頭
越
游
越
近
，
略
過
夾
餅
車
時
，
車
燈
證
實
來
客
為
極
不
討
好

的
醉
漢
，
越
少
話
越
奸
狡
的
那
類
。
買
醉
後
當
然
還
得
買
甜
，
肖
比
他
們
還
急
，
但
這
生

意
玲
志
在
必
得
。

﹁
來
兩
份
香
草
鮮
奶
味
。
﹂
醉
漢
的
臉
紅
燙
得
都
自
我
標
籤
為
﹁
極
危
險
人
物
﹂
了
。

買
點
甜
來
吃
，
不
是
罪
吧
？

﹁
好
的
，
謝
謝
。
﹂
玲
當
然
抱
點
戒
心
，
但
這
冰
淇
淋
不
過
是
三
兩
下
工
夫
，
錢
收

好
了
自
然
完
事
。
她
俯
身
順
著
冰
淇
淋
的
滋
長
緩
緩
蹲
下
，
重
複
，
手
藝
沒
丟
朝
哥
的
架
，

只
是
那
腰
間
的
淨
白
偏
要
探
出
頭
來
。

﹁
哇
，
多
美
呀
！
﹂
稍
高
的
那
位
從
玲
的
手
中
接
過
那
搖
搖
欲
墜
的
白
塔
，
彼
此
不

敢
亂
動
。
這
手
掏
錢
包
那
手
當
然
佯
裝
失
衡
，
把
白
塔
整
幢
地
倒
在
玲
的
胸
前
，
如
雪
崩

半
融
半
滯
。

肖
執
起
雙
鏟
。
﹁
喂
！
滾
開
！
﹂

﹁
那
我
要
往
妳
身
上
吃
了
！
﹂
高
的
矮
的
都
向
她
衝
，
胸
前
的
涼
快
止
不
住
撲
撲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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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跳
，
夜
又
活
起
來
。

﹁
滾
開
！
快
走
！
﹂
鏟
子
雖
已
不
新
，
但
舞
在
眼
前
還
是
銳
得
爍
亮
。
他
一
手
把
玲

扶
過
來
，
背
上
感
染
奶
白
。
﹁
快
滾
！
﹂

禧
伯
難
判
誰
勝
誰
負
，
乾
脆
加
入
應
援
團
。

﹁
小
姑
娘
還
好
嗎
？
快
坐
過
來
！
看
妳
滿
身
都
髒
了
！
過
來
吧
！
﹂

玲
挺
住
一
灘
甜
，
沒
衣
服
可
換
，
只
好
用
抹
機
器
的
那
塊
皺
布
一
口
氣
擦
掉
那
不
再

是
三
十
二
釐
米
的
惹
事
兒
。
肖
還
是
拿
著
鏟
子
，
任
由
背
後
淌
著
白
血
，
他
沒
勞
煩
她
。

﹁
沒
事
禧
伯
，
沒
想
到
那
人
的
手
還
真
笨
，
一
失
手
我
便
遭
殃
了
！
哈
哈
！
一
見
鏟

子
還
嚇
得
要
命
似
的
，
都
是
沒
用
鬼
！
對
不
對
？
﹂
玲
的
笑
聲
顯
然
跟
寂
夜
合
不
來
，
誰

聽
了
誰
不
自
在
。

﹁
今
天
早
點
收
車
吧
。
﹂
肖
從
冰
淇
淋
車
返
回
崗
位
，
難
以
適
應
的
一
段
距
離
，
五

份
夾
餅
徒
勞
倒
胃
。

停
泊
場
入
口
照
例
有
他
在
等
，
明
明
提
早
完
工
，
但
歡
騰
不
覺
；
他
老
是
在
怕
，
她

在
場
內
是
不
是
又
出
事
了
？

﹁
搞
定
了
！
﹂
玲
從
何
方
一
躍
，
送
到
肖
的
懷
裡
報
平
安
。

她
神
不
守
舍
地
居
然
走
在
他
的
左
邊
，
小
錢
袋
這
下
可
伺
機
當
第
三
者
了
。
突
兀
的

阻
隔
反
而
理
所
當
然
。

﹁
今
天
冰
淇
淋
車
的
生
意
還
不
錯
，
比
朝
哥
說
的
稍
多
了
。
﹂
昏
暗
的
街
燈
有
意
無

意
地
把
肖
的
背
傷
顯
影
了
。
玲
不
敢
看
，
怕
他
痛
。

﹁
是
嗎
？
自
從
電
視
臺
出
了
節
目
後
，
夾
餅
也
越
賣
越
好
，
就
算
妳
不
幹
那
車
，
我

們
也
夠
吃
了
。
﹂
她
始
終
防
不
了
他
這
句
，
胸
前
的
那
道
白
印
討
厭
死
了
。

﹁
但
畢
竟
我
這
車
才
剛
上
軌
道
，
而
且
難
得
我
的
工
夫
越
做
越
熟
，
多
賺
點
錢
再
看

看
吧
，
對
嗎
？
﹂

﹁
妳
的
手
藝
是
挺
不
錯
，
我
看
妳
都
把
那
些
小
孩
逗
得
合
不
上
嘴
。
﹂
肖
竭
力
張
口
，

無
聲
地
裝
出
一
副
自
以
為
像
小
孩
笑
臉
的
假
面
，
看
得
玲
一
頭
霧
水
。
﹁
不
如
我
們
也
生

個
小
孩
？
﹂

小
錢
袋
隨
下
坡
盪
得
更
甚
，
硬
幣
不
停
向
二
人
問
好
。

﹁
你
不
是
不
想
要
嗎
？
﹂

﹁
現
在
夾
餅
生
意
好
了
，
養
個
小
孩
也
可
。
妳
在
家
管
好
孩
子
，
也
不
用
跟
我
在
外

面
吃
苦
。
妳
認
為
呢
？
﹂

我
認
為
呢
？
都
要
送
我
一
個
家
嗎
？
教
孩
子
比
擠
冰
淇
淋
容
易
嗎
？
他
明
明
不
喜

歡
小
孩
，
當
上
爸
爸
就
會
愛
嗎
？
三
人
一
車
夠
吃
嗎
？
那
朝
哥
怎
麼
辦
？
他
還
在
醫
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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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聽
冰
淇
淋
車
的
一
舉
一
動
。
巧
克
力
味
、
芒
果
味
、
香
草
鮮
奶
味
，
都
是
故
鄉
沒
有

的
…
…禧

伯
聽
玲
的
話
，
把
烤
魷
魚
乾
分
成
香
蒜
味
、
椒
鹽
味
和
原
味―

不
過
是
灑
點

現
成
的
香
粉―

風
頭
頓
時
席
捲
全
街
。
不
論
是
敬
老
還
是
懷
舊
，
人
龍
早
已
把
東
西

兩
方
定
界
。
招
牌
依
舊
，
味
道
不
變
，
三
十
七
釐
米
為
最
新
紀
錄
，
三
色
混
合
玲
還
算
有

把
握
。
夾
餅
採
回
三
乘
四
的
格
局
，
椰
菜
絲
和
生
肉
片
親
熱
得
旁
若
無
人
，
鏟
子
還
是
那

雙
。
家
家
戶
戶
都
頂
著
半
熟
的
太
陽
，
他
明
白
家
不
能
不
溫
，
卻
沒
為
她
送
上
一
個
。
遊

人
對
一
切
依
然
愛
理
不
理
，
反
正
這
街
本
來
就
是
無
所
謂
地
存
在
著
。
都
說
了
，
攤
販
是

被
動
的
，
如
命
運
。

鹹
甜
車

收
到
得
獎
通
知
時
，
我
正
在
首
爾
一
家
連
鎖
快
餐
店
吃
紫
菜
飯
卷
。
我
是
常
客
，
店

員
都
知
道
我
獨
來
首
爾
的
目
的
，
手
包
的
飯
卷
也
是
﹁
特
大
號
﹂
，
怕
我
只
顧
寫
作
吃
不

飽
。
我
沒
有
揚
聲
，
抖
著
吞
下
好
消
息
，
眼
睛
也
不
知
該
看
哪
裡
。
我
怕
喜
訊
會
於
興
奮

和
驕
傲
之
間
溜
掉
。
︿
鹹
甜
車
﹀
是
遷
至
首
爾
後
寫
的
首
篇
作
品
。

書
寫
異
國
情
侶
來
到
另
一
個
異
地
擺
攤
求
生
的
患
難
之
情
，
也
反
映
年
輕
世
代
為

生
活
打
拚
、
建
立
家
庭
之
不
易
。
小
說
如
鏡
頭
掃
描
，
細
描
攤
販
製
作
夾
餅
的
過
程
，

美
食
街
上
的
人
情
道
義
、
媒
體
報
導
的
影
響
力
和
求
生
的
勞
動
身
影
盡
收
眼
底
。
作
者

文
字
細
膩
，
刻
鏤
攤
販
生
活
，
絲
縷
描
繪
盡
在
透
顯
不
管
是
順
從
或
扭
轉
命
運
，
在
前

頭
做
引
的
，
仍
是
一
個
家
的
想
像
，
溫
暖
一
切
的
付
出
。

―

蔡
素
芬

評
審
評
語

得
獎
感
言


